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八仙得道
第七十九回  鬼迷張天師手印失效　喝醒鬼打牆遺矢有靈

　　卻說歷來治鬼之人，大多被鬼捉弄。因此鍾馗去職之後，此席久懸，沒有人敢任這等重責。直至大唐國時，方由太白金星會同

全體星官，奏上玉帝，以世上厲鬼日多，時常出現民間，擾害大眾。務懇查照向章，委派能人，專司治鬼之事。玉帝准奏，當問：

「此職誰可去得？」太白金星又把以前各員失事的情形，大略奏陳，並推薦龍虎山張真人可以兼任此職。因他生而有印在手。此印

可治精孤鬼怪之類。如蒙兼任，必能盡職。　　玉帝准奏，當派太白星君親去宣旨。星君到了龍虎山，張天師得了值日功曹的報

告，早在洞口迎接。賓主相遜入內，星君先宣了玉帝的詔旨，天師跪而受詔。讀畢，各施禮坐定，大家談些天上人間之事。天師問

起：「近聞東華大帝奉旨下凡，可有這事？」星君道：「此事卻是真的。大帝常謂：天上多一神人，不如人世多一神仙。又因曾在

他弟子鍾離權面前說錯了一句話：『將來度你為師。』這一句無心之談，誰想竟成預兆。此番上帝因聞人間惡人太多，人心日壞，

意欲揀擇神仙星宿中有才有德、功行極深的，下凡一走，常常化現法身，指示迷途，廣開覺路，但一時難得這等人才。後聞帝君有

願下凡塵之說，徒以他的弟子鍾離權尚未成道，不能度他出世，難踐昔日約言，是以遲遲未果。今者鍾離權已由李玄傳授玄經，早

成大道，正可作得帝君度世之師。曾於上年向太上老君說起此事。老君說：『帝君性情端正，而行為瀟灑，正是神仙風度。既有昔

日約言，便合下凡一走，以見聖人無戲言；兼為陛下感化萬民，去邪皈正，是誠莫大善舉。非帝君德行功業，也不能當此重任。』

玉帝得奏，聖心大悅。隨於帝君入朝之時，當面吩咐了一番。帝君慨然奉旨，願隨即下凡。現已生於河中呂氏人家，名為洞賓。某

此番別過真人，尚須去華山一走，通知鍾離權，須早早前往點度，莫讓他久滯紅塵，致遭浩劫。將來如至為難之處，某與真人都得

盡力之所能，隨時指點於他，也是一件大功果咧。」真人聽了，點頭稱是。

　　星君去後，天師便傳合府靈官、法官、功曹、吏胥等人，向他們宣佈新膺帝命的話。從此四海之內，一切鬼物，都受天師的管

理。相傳至清朝末年，並無變故。

　　只有一件小小的趣事，久為世人所懷疑莫解的，即因相傳有張天師被鬼迷的一句古話。可見以天師身份、法力，也曾蹈過費、

鍾諸人的覆轍。益見治鬼一事，真不容易。以著者所知，自從天師接管鬼物以後，鬧過一件小小的風潮。但鬧事的主體，卻不在天

師，而在天師部下的一位法官。這等法官，本擇世上全真中有道行法力者充之。內中還就其道法高下，別為上中下三等。

　　唐朝末，天師府中有個新來的法官，和天師同姓，年輕才美，頗蒙天師的信愛。初來時，不過是個下等的法官。不上半年，即

擢升中等法官。這人本是江西地方一個貧人之子。幼年時候，跟隨父母行乞度日。人家見他體貌清秀，人品端正。雖然在乞丐隊

中，偏有大家公子的氣派。因此人人瞧得可憐，每逢他到的地方，不消開口，人家就會加倍地照應他，他的爹娘也賴以溫飽。這張

法官偏又孝順父母，乞的食物，必先敬過二老，然後自食其餘。有時天氣過於寒冷，便把父母安頓在古廟內，獨自出來求討，得了

食物，仍都敬與二老。後來他的老子病重，無錢請醫。他把困苦情由寫成一紙文辭，向人哀乞求救。文辭做得不俗，人家又格外的

憐憫他。半天之內，給他討到�兩紋銀，歡歡喜喜地拿回古廟去。誰知他的老子沒福享用，已在病急時分。張法官急了，背著人割
下一塊股肉，先行煎來給老子當作藥喝。一碗下去，果然病得了轉機。

　　至次日一早，他又進城來，尋到向來認識的一位醫生，意欲求他屈駕到古廟中一診，免得老子垂危之身，再受意外的辛苦。不

料他的老子壽限已到，無可挽救。等得醫生請到，他的老子已經斷氣了。張法官這場悲苦，真個難以言語形容，哭哭啼啼地葬了父

親，剛把得來的�兩紋銀用完。母子二人，相依為命，東求西乞地過了許多日子。
　　這年，恰值年荒歲歉，盜賊如毛。地方上稍有身家的，都奔到遠方。剩下的幾家農戶，也都苦得和張法官母子相差無幾。張法

官弄得討無可討，乞無可乞。自己年輕力壯，挨饑受餓，還不要緊，卻如何養他這位老母。天天求乞回來，眼見老母這般高年，還

不免吃這等苦頭，心中宛如刀刺，便在廓下暗暗痛泣，還不敢讓老母知道，怕他老人家傷心。可憐那時的張法官，也可謂走到山窮

水盡的地步了。哪知人有善心，天必聞知，決不忍他走入絕路。當有張果大仙聞知其事，即化成一個道人，用點石成金之法，送他

半百紋銀，並教他許多救人濟世的道法。從此以後，張法官便利用這筆款子，租得一所房子，專以巫術治病，頗多應驗，門庭登時

旺盛起來。如此又過了三年，他的母親心廣體胖，病也好了，而且越發健康起來。

　　張果又來對他說道：「以前教你道法，半為救世，半供你養事之資。但此事非可久為，不如跟我到龍虎山，我推薦你到張天師

處，當一名法官，如何？」張法官便把店收了，將所有積餘銀錢除了分給一班窮親苦友之外，一概奉與母親。自己便隨著張果到了

龍虎山，做了一名法官。

　　這張法官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，每逢天師作法，書符持咒，他便立在一邊，留心考察，居然被他學去好多符咒。

　　一天，天師被一位道友邀去下棋，派他管守洞府。他想閒坐無事，何妨把前日偷學的召鬼之法，拿來試驗一下。於是戟指書

符，把天師的金牌一拍。一霎時間，房間內站滿了無數鬼魂，有折足斷臂的，有焦頭爛額的，有舌伸口下的，有目凸眶外的，還有

許多稀奇古怪可慘怕人的鬼，亂烘烘地聚在一處。因見召他們的不是張天師，卻是一向不相識的人，群鬼心中也有些詫異。又因張

法官不配管轄他們，又有些不大服氣，當下七張八舌的，齊齊包圍住張法官，問他有甚麼事情，把我們召來？

　　張法官一見如許醜鬼，心中早嚇得模模糊糊，對答不出。而且室中之鬼，已擠得水泄不通。而大門以外，後至之鬼，還成群結

隊，陣陣進來。群鬼見張法官如此膽小，益發瞧不起他，有揚聲辱罵的，有冷語譏訕的，有說打死這野道人的，有說拖他出去丟進

糞坑。又有說，某處地方，正在大做法事，我們剛想圖得一飽，被他用符咒喊來，喊了過來，又沒有事情，我們卻白白地喪失了一

餐飽飯，這非向他索賠不可。如此一場糾紛，把張法官愈加嚇得魂靈出竅，竟把退鬼之咒忘得乾乾淨淨。於是眾鬼愈加大鬧，把張

法官捧了起來，頭向下，腳朝天的倒立了半天。然後放將下來，又用馬糞牛尿，塞住他的嘴巴，還要拖他出去，丟入糞坑。幸得天

師回來，一見這番情景，心下恍然，忙用退鬼咒，驅趕群鬼。眾鬼也紛紛爭論，說張法官不應無故開他們的玩笑，非要將他懲治不

可。天師難卻公意，只得善言撫慰，並允一定訓誡張法官。眾鬼還不肯就散，定要天師當面重辦。

　　天師大怒，左手捏訣，右手現印，大喝：「小鬼兒們，焉敢如此不遵約束。勿再無禮，我這手印和符訣一合，可使爾等在轉眼

間就變成血水。」原來天師和凡人一般，不過天付治鬼懲怪之職，生而有印在手。符咒之類，得此一印，方有靈效。自來天師傳

統，即擇諸子中有印者，令他繼承其職。所以永無爭奪之事。按著古籍，生而有文在手者，不一其人。天師之生而現印，事同一

理。他的印符，上可以警不法的神仙，中可以制靈變妖怪，何況區區的鬼魂，焉有不懼之理？他們見天師動了脾氣，生怕他真個做

將出來，鬼身禁受不住，只得忽啦啦地一聲胡哨，大家逃個乾淨。

　　天師再來瞧那張法官時，已是不能言語，而且週身青腫，疼不可言。天師見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因他吃虧太大，平日又是最

喜歡他的，便也不忍多責，反用符咒替他治好傷痕。然後囑咐他道：「符咒最靈驗，也最可怕。用之不當，可以自殺其身。何況無

事濫用，作為遊戲行為，不是反加罪過了麼？幸而你還只召一班野鬼孤魂，萬一把天上的星神或本府的靈官請來，沒有正事給他們

去辦，那麼你這身子敢則早已變得粉碎了，還能在此地見我的面麼？從前我這府中，有一個王法官，因為出恭，沒帶粗紙，就捏個

訣兒，召到值日的靈官，請他代拿粗紙。被黃靈官一鋼鞭打落深崖，連屍骨都不見一根。這等事情，就是我也沒法子可以救援他

的。你想可怕不可怕啊！」幾句話，說得張法官嚇出一身冷汗，半晌不敢說出一句話來。

　　誰知這班鬼魂，雖不比神將的威嚴、靈官的身份，卻也�分倔強。聽說天師不肯懲誡張法官，不由動了公忿。曾於荒野之間，
開個鬼魂懲誡張法官的大會。其中有一鬼乃是一個狐狸精，被天師五雷劈死。因他交接生人太多，得有人氣，所以也挨在眾鬼之

內。這東西雖非人類，卻是狡猾陰狠，詭計多端。他便獻計道：「從來作我們鬼師、鬼官、鬼頭的，才如費長房師徒，狠如鍾進



士，尚且經不住我們聚眾一鬧。如今這天師，但憑一印，除了印，符咒便不足怕。我們只要假作哀求，慢慢走近他的身邊，他若允

許我們，立時斥退張法官，並予以嚴重的刑罰，當著大眾的面兒，做給我們看，我們就沒得可說的了，大家便退回。可是從此以

後，天師也不敢不正視我們了。要是他再倔強，我們就將他有印的手攀住，使他舉不起來，大家再團團圍住，用鬼打牆之法，把他

迷得進退無路，出入兩難。那時怕不就我們範圍，從此他也挫盡威風，決沒面孔再向我們吆吆喝喝的自尊自大了。」群鬼聽了，無

不贊成。

　　他們果然有些合群鬼想，等得張天師晚上出門之時，群起阻道，先用善言請求。天師見他們一味動眾要挾，心中不悅，少不得

仍是一番呵叱。眾鬼已擇一班強有力、狠如虎的惡鬼，假作請命之狀，早已挨近身邊，見他一聲呵叱，大眾奮勇而起，把他一隻有

印的手壓住。天師見眾鬼不散，當著一班侍從靈官之面，面子也太下不去，不由滿心發出火來，當即一手捏訣，再舉那隻有印的

手。哪知重逾千斤，再也抬不起來。他已知著了他們道兒，心中一慌，靈機便已窒滯。本來道家作用，全賴一點心靈。心靈既窒，

即如常人一般。睜眼瞧瞧，一班隨從靈官，一個都瞧不見了。心中越慌，越發不得主意，竟被一班野鬼，吆吆喝喝，嘻嘻哈哈簇擁

而去。

　　此時天師心中，�分模糊。眼中所見，東也一面峭壁，西也一片大水。好容易找到一條路徑，哪知走不幾步，又是一座障壁堆
在面前，險些把他的嘴臉也碰腫了。最難受的，還是那一隻印掌，沉重萬分，漸漸被他們壓得酸疼起來，�分難過。耳中只聞「張
真人還不投降」、「張天師快快退位」的聲音。又有的說：「你還敢倔強麼？還敢輕視我們麼？還不快快把那姓張的交出來麼？」

這些話把個張天師弄得有法成無法，答應不好，不答應又有些支持不得。這便是世人所傳鬼迷張天師的一幕怪劇。那天師被群鬼所

窘，一點也施展不得法力，心中想道：只有等待天光，陽氣一盛，鬼魂必然散去，那時卻再計較。怎奈那隻被壓的手，看看將要折

斷，實在萬難支撐，只得坐在地上，把那隻手擱在一塊大石上，以為藉這石塊之力，可以減輕些壓力。誰知那批鬼魂，真個來得陰

險凶狠，明明知他意思，於是加上許多蠻鬼上去，再把壓力加重�倍。天師的臂膀子，下面靠石，上邊負重，險些要被壓得糜爛
了。天師不覺仰天長歎道：「萬不料身為天師，爵封真人，反被鬼物所迷，性命只在俄頃。老天老天，如此不肯佑我，何苦讓我兼

這差使。我死何足惜，但恐從今以後，不但沒人敢負治鬼之責，只怕連這天師之位，也沒人敢坐上去了。」

　　歎聲未息，忽聽雲中大喝道：「真人身為天師，難道連這區區小鬼兒打牆的玩意兒都不知道麼？」真人聽了，猛可地省悟轉

來，道：「阿呀呀，我真昏了。怎麼眼前小術，都記不起來。」掙扎著立起身來，掇下褲子，撒了一大泡滾熱的尿，把身子四面旋

轉，各方面都澆些兒。一泡尿未撒完，只聞四處八方鬼叫之聲。頓時眼前一爽，宛如撥去一重障幕，那隻被壓的手也立刻輕舒了，

如釋重負。天師望空額手，謝仙人提醒之德，尋著途徑，彳亍而回。

　　不知天師回府以後，對於眾鬼有何處分？那雲中叫喚的是哪位仙人？卻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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